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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對付魔鬼？陶恕 著 王梁素雅 譯
　　人性有罪惡的傾向。我們本能地不是走向這一個極端，就是走向另一個極端，因此常犯錯誤。
　　從一般基督徒在面對魔鬼時的態度看，不難找到這個愛走極端的傾向。據我觀察所得，發現屬靈人面對魔鬼時，不是不屑一顧，就是太用心思了。這兩種態度都是不對的。
　　在世上，我們有一個不容輕忽的仇敵，他在創世記第三章就出現了，最後又在啟示錄第二十章看見他。換句話說，他在人類歷史開始時就存在，直到地上結束時他還存留。
　　這仇敵並非是宗教的幻想產品，也不是人為了方便而把他當作邪惡的化身。這仇敵的存在甚為真實，就如人的存在一般。聖經把他冠上人格，詳盡地描繪他，所以絕對不可能是個比喻。聖經描繪他如何在一些實際情況下說話和行動，因此他也絕對不是一種想像。
　　聖經宣告魔鬼是神的仇敵，也是一切善人的仇敵。聖經說他是撒謊者、訛騙人的、殺人的，用欺詐和詭計來達成其目的。因為他是個靈，所以可隨意在「地上走來走去，往返而來」。他雖然不是無所不在（惟有神才是無所不在），卻是無孔不入。對他來說，這就已經足夠了。
這仇敵還有其他許多稱號，包括：龍、古蛇、魔鬼、撒但。除了他以外，還有好些污鬼，以及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和「天空屬靈氣的」惡魔，他們都在魔鬼的指揮下作惡。這些天地間的不法之徒橫行無忌，用滿了血腥的史筆寫下了人類的歷史，給地上帶來的浩劫，罄竹難書。我們每天翻閱的報章和收聽的新聞廣播，都記錄了這些邪惡鬼靈所帶來的破壞。
撒但恨惡神，但不為甚麼，只因為祂是神。撒但也恨惡神所看為寶貴的一切，原因也不過是因為這是神所珍愛的。人是照著神的樣式造的，所以撒但對人的仇恨也格外深。神對信徒愛護有加，因此，這些黑暗的權勢對信徒的惱恨就變本加厲。
　　信徒如果不理會這些仇敵的存在，就最愚昧不過了。活在這群惡者圍攻的世界裡，時刻都危機四布。如果對這些危機完全不在意的話，那就更加危險了，令世界變成愚昧人的樂園。
　　我們不能低估仇敵的力量，更不能大意，以致落在他那邪惡的陷阱中；我們應該時刻對他存有戒心。「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如果他沒有把握使我們變為心懷二意的人，就會反過來叫我們整天疑神疑鬼，令我們經常處於憂心忡忡的陰影下。事實與迷信兩者之間僅有一線之差。我們要認清仇敵的存在，同時勇於拒絕他為自己裝上的一切迷信色彩，因為真理必叫我們得自由，而迷信卻會奴役我們。
　我知道有些信徒為了全神貫注地抵擋邪靈，弄到自己失魂落魄，心思混亂。他們分秒不懈地防範魔鬼，實在值得同情；但他們如此戰戰兢兢地生活，結果叫自己筋疲力盡，身心瀕於崩潰，只好不時狂亂地呼求神，奉基督的名斥退魔鬼，才得以苟延殘喘。他們跟無知的招魂者相反，對魔鬼神經過敏，幾乎精神錯亂，而且極度神經質和迷信，遇上不如意的事，就認為背後是污鬼邪靈作怪，常被嚇得毛髮直豎。他們雖曾大聲叱喝魔鬼，卻早已嚇得魂不附體了。
　　最要命的是他們的反應很易感染別人，使一群原來在喜樂中敬拜的信徒，變成一群受驚的、手舞足蹈的「神經漢」，完全失去喜樂。
聖經教導我們要常將主放在自己眼前，成為我們仰望的中心；就算撒但匿伏在我們身旁，他也只能退居一隅，就如耀目的陽光下，遠遠的一點黑影而已。反過來說，如果把撒但時刻放在眼前，而神卻退居一邊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此本末倒置，只有引來悲劇。
　　把仇敵趕出去的祕訣就是把基督存於心中。羊群只要緊挨著牧人，就不用怕狼來偷襲。撒但並不害怕善於禱告的羊，他只怕牧人。
　　接受聖經正確教導的信徒，在得著聖靈的啟示後，就不會懼怕魔鬼，反而在必要時能站起來抵擋這些黑暗的權勢，藉著羔羊的血和祂自己所見證的道，勝過魔鬼。這些信徒雖然自知身陷險境，但他們懂得如何應付。他們操練自己常經歷神的同在，從不讓自己過分的疑神疑鬼。（本文摘自《午夜的復興》）
正確的方向是前進  陶恕 著 雷育強 譯
今天基督徒的表現，在心理學上稱為倒退，我們看來對此漠不關心。我們的方向並不是後退，而是前進。
最無補於事的事情莫過於坐下高唱：「向後退，向後退，時光飛逝」，我們不能使時光倒流，重拾以往美好的日子，事實上，我們也用不著這樣做。
如果借助一部「時間機器」，可以容許我們其中一個回到過去，探訪過去一些輝煌的時代，這個人定會非常失望，他會覺得自己身處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方，一點也不快樂。
每一個人都有其歷史位置，像大衛一樣，他必須遵行神的旨意，服事他那個世代的人。他就在那時代與神有美好的相會。那是在他的「今天」，而不是在甚麼淒涼的「昨天」，他發現神榮耀的豐富，完成神交託他的任務，並贏取他的冠冕。
心理學家將一些不正常的精神狀況，解釋為一種不自覺地想逃避成人生活責任，而嘗試回到出生前的寧靜和安全的心理。我們有一個習慣，就是往後退，希望可再次體驗往日一些美好的日子、靈裡火熱的感受。這習慣使人懷疑我們已經失去了爭戰的意願，因此從前線往後退到一個較安全的地點，可以在那裡安靜地坐下做夢，夢想把敵人打敗，大獲全勝。
今天就是我們的日子，沒有哪個人曾經享有一些屬靈的榮耀是我們今天不能享有的，只要我們遇到的情況跟他們一樣。就算我們現在面對的情況更困難、更黑暗，那只會叫我們顯得更榮耀、更光亮。我們的神不單是昨天的神，祂亦是今天的神，而且我們可以肯定，無論我們以後的日子如何，信實的神必定會與我們同在，正如昔日祂與亞伯拉罕、大衛、保羅同在一樣。
在聖經裡面，正常的方向並不是向後退，而是永遠向前進。雅各回到祭壇去，但他這樣做並不是向後退，而是向前走。那個浪子並不是說：「我要回去。」他說：「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由他身處的地方到他父親的家，在德性上他是邁進了一步，這表示相對過去的行為，他有了很明顯的進步。
神的旨意應該是每一個人生活的正確目標。神所處的地方正是我們渴望到的地方，任何向著神的行動都是一個前進的行動。甚至悔改也不是一個向過去作出的退步，而是向著更光榮的未來前進的決心。補償不是回到昨天，而是向蒙福的明天前進。
有人會在屬靈生命上走回頭路。個別的基督徒會從以往曾經擁有的屬靈位置上退下來。有一些宗派或宣教組織，雖然曾大大的興旺過，但亦會一時間在地上完全隱退。
如果我們發現自己已經向後退，應該立刻改變方向，再次向前進。優越的屬靈經驗、聖潔的生活、與三位一體的神充滿喜樂的相交、戰勝肉體，以及聖靈的恩賜與能力，這一切曾經將我們分別出來，使我們與別不同，今天又如何？這應該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
如果我們經過坦白的自我檢討，發覺自己離開了天父曾經帶領我們去的青草地，那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緬懷過去，我們要起來向前走！讓我們到神那又新又美好的地方去，那地方就在我們前面，讓我們立即往前跑吧！（本文摘自《無盡的一章》）
不要以正統信仰自誇  陶恕 著 王梁素雅 譯
歷代以來，基督教信仰絕少是純全的。除了基督和那些被聖靈充滿的使徒外，在歷世歷代中，沒有某一位信徒或某一宗派的信徒能對所有真理都有純全的認識。
一位偉大的聖徒曾說過，真理是如此浩瀚威嚴，沒有人可以完全擁有它，只能有賴全體得救被贖的信徒，一齊把它發掘出來。
感謝神，真光曾明亮地照耀列國和萬民，使千萬人都在這光中朝著天家走去。可是，不管信徒內心如何單純、一生如何順服，沒有人可以不受自己靈性本質上的各種限制，而能直接從神寶座那兒領受這真理的亮光。人手中的一塊泥土受到搓揉後，本質上雖仍舊是泥土，卻已加上人的手印。同樣，神的真道經過人心思上的領會後，仍舊是真理，但免不了添上人的意念。被動的心思不能接受真理，必須對真理有主動的反應，它才能進入人心。因此，真理在經過人心思上的接受後，總有或多或少的改變。
　　神的光照進人心，自然會受了一些反射，就如光線通過稜鏡折射一般。人的罪性、氣質、偏見、教育背景、文化影響、當時風尚等等，都會叫人的心偏離焦點，扭曲了內心所看見的影像。
　　當然我所指的，僅限於神學性的和宗教性的真理。這些真理能保存多少純正的內涵，就要看當時當地持守這信仰的人之道德水平怎樣，以及一般教會對信仰的實踐如何了。但屬靈的真理--即聖靈向人心靈直接啟示
的真理--卻永遠不變。不管對象是誰，聖靈向人的啟示永遠是一樣的，
絕對不受因時而異的儀式和教條或當時的宗教風氣所影響。聖靈將基督榮耀華美的光輝照射人心，人心內頓時對神產生敬畏，在毫無阻隔的情況下得著光照。衛斯理（Wesley）和華滋（Watts）在神學理論上的意見雖然大相逕庭，但他們愛唱同一首敬拜的詩歌，也可以同心高唱。縱然兩人因在神學觀點上的分歧，從而對真理的認識並不一致，但在聖靈感動下，他們仍能同心敬拜神。
　　不同時代的人都有不同的方式來解釋基督教教義。十九世紀時，在美國四處遊行傳道的宣教師大異於馬丁路德或中古時期的修士，甚至和初期教會的教父亦大不相同。四世紀時，在尼西亞（Nicea）為了辯證真道而召開會議的主教們，當然亦有異於在二十世紀初期，同樣為了要辨明真理而起來駁斥那些批評家的聖經學者和聖徒。
　　神學跟哲學一樣，易受當代的趨勢所左右。中古時代的基督教教師，致力攻擊塵世的虛榮和人肉身內在的敗壞。早期的美國教會，則著重強調地獄和陰間的教義；當時一些受歡迎的傳道人不厭其煩地描述地獄的可怕，其詳盡深入，比聖經所記載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較為近代的教會裡，講章和聖詩的主題又回到神是愛的真理上，神對世人的大愛就成為當時福音派所著重的主題了。
　　目前我們又處於另一個過渡時期。清楚認定教會去向的人是有福的；不管神學風氣如何轉變，有兩件事卻是我們可以確定的：第一，神一定會按時興起祂的見證人，總有人會持守神的真道，就是那受聖靈感動而寫下來的信條。救恩的真理絕不會完全向人隱藏起來，清心的人和心靈痛悔的人都可隨時找到基督，蒙祂救贖。第二，聖靈是正統信仰的保衛者，祂總會向心裡柔和謙卑和信靠神的人說同樣的話。蒙光照的心一定會與其他同蒙光照的人同心領受真理。我們最怕使聖靈擔憂，以致祂不能向我們說話，撇下我們任由自己的智慧所操縱。難怪基督教圈子內充斥了一大堆學者，卻少了敬畏神的聖徒。教會裡有大批能運用邏輯學，會說高言大智，與對手激辯的衛道之士，卻沒有先知和頌讚的信徒。這就有如一叢灌木，雖經過細心修剪和栽植，但灌木叢中卻沒有燃燒荊棘的火。
真理永恆不變，但形式、重點或演繹方法卻是變幻無常的。叫人欣慰的，是基督能切合不同種族與年齡的人之需要。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裡，不管當地的信條重點或宗教習慣如何相異，只要人肯放下成見，毫無保留地信靠祂，祂就必賜下生命與亮光。聖靈從來不會對與基督有關的爭辯作見證，但對於宣告基督的被釘、受死、埋葬、復活、現今且升到至高者的右邊等真理，聖靈總是親自作證。
　總括來說，我們不能自認已經擁有全部真理，更不要自信永遠無差錯，反倒要存敬畏的心，在主被釘的腳前俯伏，承認祂是真理，以順服祂的命令來榮耀祂。（本文摘自《午夜的復興》）
持守信心  陶恕 著　雷育強 譯
使徒行傳、保羅書信以至希伯來書，都強調持守信心的重要。眾使徒之所以這樣說，顯然因為在他們眼中，基督徒的人生恰如一條既艱苦又漫長的旅程；雖然至終會得著榮耀冠冕，但期間卻要付上極大的信心和決心，方能走完。
　　由此看來，不論是耶穌的教訓或是使徒的教導，都沒有今天廣泛流傳於教會中的那種「一次即成」的信仰觀念。現今一般的福音聚會單為叫人決志而設計，慕道的朋友只要表示決志，眾人就認為已經打勝了仗，就如已將一尾魚兒放在籃內一樣，救贖行動既已完成，其他工作便再沒需要了。可是，無論是使徒或是歷代忠心的教會領袖，都從沒有這樣的教導。
　　信靠基督是一個過程，並不可以像注射黃熱或霍亂疫苗那樣，一時間便可達到目的。罪人悔改信主，得著赦免和永生，只是信主旅程的開始。他要一直追求神，直至生命結束，以至永永遠遠。「耶穌對信祂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約八31）認同耶穌的話、與之彼此呼應的，是巴拿巴在彼西底和安提阿向信徒所說的一番話：「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徒一四22-23）
　　有些教會為了讓會眾在完成宗教責任後，可以整天於高爾夫球場上盡興，便把主日崇拜提早至清晨舉行。這樣，會眾一方面可以對神克盡責任，又可在不太麻煩的情況下盡情享受餘下的時間。看到這個例子，我們也許覺得很可笑，但當想到自己同樣也會一早盡上宗教責任，以便在餘下時間安然地過普通人的生活時，相信我們就會笑不出來了。
在這個時代，很多人把救恩視為一種保險-付了代價（或讓主付代價）
後，我們就以為大功告成，根本沒有想過要繼續追求長進。這種觀念實在要不得，也不合乎聖經的標準。
其實，真正的信心生活是一個過程，是達到目標的方法，而不是目標本身，所以決不能停下來。決志信主只不過是整個過程的開端，以後我們要與主同行，度世上的日子。雖然這段路又辛苦、又艱難，卻極為美妙。因此，每個走畢全程的人都會覺得非常值得。
（本文摘自《無盡的一章》）
神對聆听的人說 

圣經是和著淚水寫成的；其中的珍寶，也只對哭泣流淚的人顯現。神對淺薄輕浮的人無話可說。 

神在山上對戰競發抖的摩西說話。正是這位摩西，俯伏在神的面前，甘愿為以色列人的緣故，求神把自己的名字抹去；而神就使用他救出了自己的百姓。但以理持久禁食、恒切禱告，天使長迦百列便從天而降，把未來世紀的奧秘向他啟示。主所鍾愛的約翰因沒有人配展開、配觀看那七印封嚴的書卷而大哭，長老中的一位便以那欣喜的消息安慰他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已經得胜。（啟示錄5：4-5） 

詩篇的作者常常是一邊流淚、一邊寫詩的；先知們無法隱藏他們心靈的沉重。即便是在使徒保羅那封充滿喜樂的致腓立比人書中，我們也看到，保羅提到許多以基督十字架為敵的人，提到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時，便流下淚來。這些改變了世界的屬靈領袖全是心?懮愁的人，正是從那顆沉痛哭泣的心中，涌出了他們對世人的見證。淚水本身并無力量，然而，在基督的教會里，淚水和力量是緊緊連在一起的。 

令人深感不安的是，現在研讀當年滿?懮傷的先知們所寫下的信息的人，竟然僅僅是出于好奇，他們從不曾為這個悲慘世界洒過一滴淚。他們對未來的末世極感興趣，卻全然忘記圣經上記載末世預言的目的，是告誡我們要在屬靈生命上和倫理道德上預備自己，以能面對末世的來臨。 

据我所觀察，至少是在北美大陸，基督再來的教義已經被人遺忘，甚至在一般信奉圣經的信徒中也已沒有什么影響力了。導致這种情形的有好几個因素，我相信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些由淚水凝成的先知書是由一批決不會流淚的圣經學者來講解、教導的。他們似乎哄動一時，也收了許多奉獻，而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講解中有許多謬誤，因此，人們對末世預言之類便失去了興趣。這正是魔鬼的詭計，效果甚佳。我們也必需引以為戒：屬靈的事決不能草率處理；否則，我們將自食其果。 

這些無淚的人給我們帶來的另一個說不清的惡果是為病人禱告。以往一直有敬虔的圣徒以為病人禱告為己任，祈求神按他自己的旨意醫治他們。据說，司布真靠禱告醫治的病人比一個倫敦的醫生治好的病人還多。而這些無淚的人卻把祈禱醫治的圣職變成了生財之道。他們像圓滑、健談的推銷商一樣推動醫病運動，從而牟取暴利。他們所擁有的龐大牧場和巨額投資表明他們是何等成功地讓病人把錢拿了出來。而他們這樣行，竟是奉那位在世上無枕頭之地的懮患之子的名！
若不是出于愛心而作出的行為，無論怎樣貌似合乎圣經，也只是作在黑暗之中。根据公平法則，淺薄宗教徒的心靈終會被真理的強光灼痛，而無淚的眼睛凝視真光時，必然盲目。 

我們這些不注重宗教儀式的教會常常會看不起那些恪守傳統儀式的教會。的确，他們的崇拜儀式對他們的會眾來說，或許意義不大，甚至毫無意義。但這并不是因為儀式本身，而是因為會眾本身。反之，我觀察到我們所熟悉的那种二十分鐘前才匆匆安排的即興崇拜，也漸漸陷入一個既不協調、又毫無生气的程序，也几乎和“彌撒”一樣公式化了。重儀式的崇拜至少是美的，而我們的崇拜則是丑的。傳統崇拜是多少個世紀的精心工作，它力求抓住美的東西，力求保持一個神圣、肅穆的崇拜气氛；而我們現在的崇拜卻常常是臨時湊合，實在無法為之美言。美其名曰是“自由”，其實純粹是敷衍了事。 

其理論基礎是如果聚會沒有預先設計的話，圣靈就可以自由運行了。的确如此，如果所有的崇拜者都存有敬畏之心、并都被圣靈充滿的話。而事實是，我們的崇拜中，既無秩序，也無圣靈；只有公式化的禱告，除了細微的改變外，千篇一律，每周如此；所唱的詩歌本來就平平，再加上多年來反复吟唱，也早已失去意義了。 

在我們大部分的聚會中，你找不到虔誠的沉思，看不到靈里的合一，感覺不到神的同在，沒有安靜的時刻，沒有庄嚴的气氛，沒有對神的贊美，沒有對神的敬畏。我們所有的常常是一個遲鈍的或多嘴的領唱詩的人頻頻謅出的無聊的笑話，還有主席報節目時為了把整個聚會內容連在一起而像電台主持人一樣叨叨出來的連篇廢話。 

神的家極需复興。我們需要悔改，需要謙卑，需要眼淚。愿神賜給我們? 
A.W.陶恕著真意譯  編者按：A.W.陶恕（A.W.Tozer,1897-1963）出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十五歲蒙召，与神同行五十年，被譽為“二十世紀的先知”。本文譯自GodTellstheManWhoCares,AlliancePublications:India,1973.Page9-12. 

生命之本作者： 蘇文峰
在現代美國教會史中，陶恕博士（A.W.Tozer，1897～1963）是一個被稱為“二十世紀的先知”的神仆。他經常一針見血地指出福音派教會及信徒靈命的弊病，以簡洁易明的文筆闡明有關生命和敬虔的信息。
　1950年至1963年，陶恕擔任宣道會《宣道生命》（ Alliance Life）雜志的編輯時，曾在社論中提到：“生命中有些重要而根本的元素，像柱子承托起整座建筑物一般重要。幸好這些元素并不多，而且不難發現。這些元素包括：愛、忠誠、正直及信心，再加上其他較次要的元素，就成為了一切高度复雜的上層結构的基礎。有智慧的人會簡化他的生命，直接走向中心點。因為他知道自己只需留心那些生命的基本元素，其他一切就不用擔心了。”
陶恕認為，許多基督徒在生命中，常浪費太多精力去追求無數不重要的事。他們看來很忙，外表似乎滿有恩賜、才干，但就像离根的枝子一樣，經不起日晒雨淋，很快就枯乾。因此在另一篇〈以靈為生命之本〉的社論中，他再次提醒：“神是個靈，万物都藉他所造，賴他而生，所以靈是万物的實體，也是眾生之本。
　　然而，我們無需深究其中的哲學理論（即使有的話），才能有此信念。我們只需相信圣經，就可清楚知道人其實是個靈，而身體只不過是外殼，內在生命才最重要。整本圣經更讓我們看到生命的內外層面，并強調內在生命較短暫的外在生命更為重要。
　　因此，信徒若要胜過世界，就要像保羅美妙的凱歌一樣：‘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4：18）對基督徒而言，有价值的乃是永恒中那些看不見的東西。人看到的東西，在神來說，价值都不大。因此，神不在乎人的容貌或能力，而在乎人的內心。人生其余的部分，也只不過是一個居所，讓這內在的永恒生命居住而已。要解決人生的种种問題，就要從靈命著眼，因為靈是生命的核心。如果人先處理內在生命的問題，很多困難都會迎刃而解。假如我們愿意把解決外在問題的一半時間，用於解決內在的毛病，成績必定會叫我們欣慰不已。此外，我們要心境平安，往往先要与神建立和諧的關系，這种說法似乎很奇怪，但事實确是如此。就如黎明降臨，并不是因我們驅走黑暗，而是我們等待晨光的結果。
　　教會的問題源於靈，也要以靈解之。無論錯在哪里，我們在解決教會問題時，都得認清問題的性質，并要從其本體開始。不管信徒有甚麼毛病，他都可透過禱告、愛心和按圣靈行事得著醫治。可惜，當問題出現時，我們往往以其他方法加以解決，若不成功，我們才想起這個方法。
　　注重生命的本質、回到屬靈的根源、抓住最重要的事，正是我們今日中國學人生命成長最需要的信息。筆者謹以陶恕博士這些勸導，与眾弟兄姊妹共勉。
本文參考書目：《無盡的一章》、《義人之根》、《午夜的复興》（香港宣道出被社）。
